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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吐不快

“泡”在中药里的广州人
本报记者 邓 圩

“按照这个方子去抓药，给全家喝。”广州市民刘怡贤一早发
了一大堆短信分别给亲友。方子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钟嘉熙教授通过媒体发布的预防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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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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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中
药组方。
“看中医”，“食中药”，每天“泡”在中药里，就是洋溢传统味的

现代广州人生活。没有人不知道陈李济、王老吉；家家厨房里至少都有
只专用来煲老火靓汤的瓦煲。

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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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州各医院的门诊量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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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医；被
称为“南粤杏林第一家”的广东省中医院年门诊量多年居全国第一。

爱去看中医的广州人也爱问中医：“我煲点咩（什么）汤
饮？”（广州话：我炖点儿什么汤好呢？）的确，广州人可以不吃
饭，但绝对不能不喝汤，而且是分“寒热温平”的药膳汤。
“广州人都饮过凉茶

(

”将药性寒凉和能消解内热的中草药
煎水作饮料喝，本是古代南迁中原人为了应付岭南瘴气的汤
药，现在成了大众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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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凉茶登上国务院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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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凉茶饮料取代可口可
乐成为中国销量第一的软饮料。

广州“南药”名气响亮。迄今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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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历史的陈李济乃
是中国现存最老的中药企业，比同仁堂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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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一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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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敬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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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王老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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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被称为岭南名药的
追风透骨丸、乌鸡白凤丸等，至今是广州百姓药箱的压箱药。
“中医药是千百年来人与疾病斗争的智慧结晶。老百姓对

中医药的厚爱，正是中医药的生命所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首
席教授周岱翰说。

上图：在安徽省亳州市中

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大

厅，中药材交易场面火爆。

（人民图片）

左图：在安徽省含山县一

家中药房，小学生正在参观中

药店，学认常见中药。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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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药用植物濒危
张本刚（中国医科院药用植物所研究员）

每当一个物种热起来，将面临的是灭顶之灾。比如贯叶连翘
的提取物，被美国学者发现有治疗抑郁的作用。于是，许多国内的
公司大量收购贯叶连翘出口，各地的农民都上山去挖。

结果是，即使在河北安国这样大的药材交易集散地，好多
药材都买不到了。药材的短缺，致使好多传统的药都没法做了。兰
科植物石斛就是因人工栽培不成功，石斛夜光丸已经不再生产。

某种药材资源越贵，对这种资源的破坏越严重，如此恶性
循环，直至灭绝。被誉为“沙漠人参”的肉苁蓉就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由于大量出口，在沙漠上出现了大量挖掘的身影。肉苁蓉
寄生在红柳根部，药用是用根。于是，农民就到处找红柳挖，而
红柳是一种防风固沙的植物。这样的结局是不仅无药可医，更
付出了环境被破坏的代价。

我国是药用植物资源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近年来却因中
药资源消耗巨大，导致一些重要的药用种质资源衰竭、丧失和
生态平衡的失调。据统计，在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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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
物中，用于中药或具有药用价值的约占

)%.

—
*%.

。被列入中
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药用植物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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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据统计，中药年需求量已高达

*%

万吨，而栽培药材仅占常
用药材品种的

/%.

—
,%.

。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第十届大会上，专门讨论通过了有关传统医药的决议，要
对过度利用的物种采取有力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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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救 野 生 中 药 材

中药资源还能撑多久
陈其广（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组长）

无数未曾成熟、药效物质还没有长成的中药材被硬性采
摘；大量未经充分利用、还含有不少药用成分的中药材被生
生丢弃……尽管我国中药资源现状不容乐观，但目前还存在
着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中药资源还能撑多久？

我国中药出口中成药比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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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原料药材廉价
卖出，而占世界中草药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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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本和韩国，其所用
的中药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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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近年来大行其道的煎
药机，其所煎出的药液肉眼即可看出比传统煎药法煎出的药
液明显色浅。被煎药机抛弃的药渣中，至少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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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成分未被煎出。
不少生产企业为降低成本，致使所丢掉的药渣中还留有

很多有效成分。还有不少企业对药材缺乏综合利用。如“金银花
露”中，不具挥发成分的绿原酸等则被丢弃，而后者是制备双黄
连、银黄等制剂的主要有效成分。据估计，一年造成的金银花浪
费高达两万吨。

为此，中国应意识到资源的短缺；对中药的进出口应有
战略眼光，主管部门要严格控制中药资源的开采量；根据稀
缺程度，限制原料药材廉价出口；中药资源要先国内后国
外；规范医生和患者合理使用中药；规范流通渠道，防止名
贵中药的过度滥用。

中药注射液

该不该停用
王君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双黄连、香丹、清开灵等一

些批次注射液，因患者出现不良反应被先后紧急叫

停。人们对中药注射液安全性的质疑再次浮出水面，

有的医院为了避免再发生事故而停用中药注射剂。

对于药品的安全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此，

有些患者和医院对中药注射液产生抵触情绪，情有

可原。产生药物不良反应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可谓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方认为，中药注射剂是对传统

给药途径的彻底革命。出现安全问题，只是生产、流

通、使用的过程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走的是正

道。而另一方认为，发展中药注射液，是把中药引入

歧途，造成不良事件频发。中药给药途径是内服和外

敷，而不能采用静脉注射的方法。

中药注射液，走的是正道还是误入歧途？

应该说，中药注射液是中药发展的一种有益的

探索和尝试。我国中药从传统的汤、散、膏、贴、针等

方式，逐渐向胶囊、丸剂、片剂、口服液、针剂等方向

发展，我国中药产业在不断进步。统计资料显示，中

药注射剂产业年销售额已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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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每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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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次使用中药注射剂。对待中药注射液，不可因

噎废食，由于其存在不良反应和安全性问题就全面

否定，全面禁止。不能像鲁迅先生批判的“孱头”那

样，放着祖上遗留的大宅不敢住，而是放一把火烧

掉。因中医药的存在，中华民族有了战胜疾病的“两

手”，能够治疗很多西医西药不能治疗的疾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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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非典肆虐时，清开灵注射液就发挥了无可

替代的作用。

在近年发生的几起中药注射液事故中，并非中

药的错。如刺五加注射液事件，是因运输存储不当的

原因造成的；而茵栀黄注射液事件，是医生未按说明

书的要求，过量使用所致，属于不合理用药；此外，人

的个体差异也会造成一些过敏性反应。将这些在生

产、流通、使用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统统戴在“中

药”头上。如此对中药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是不合适

的，有失公允。因此，对于发生事故的中药注射液，要

认真地查找问题、堵塞漏洞、排除隐患，不要简单地

全盘否定中药注射液。

对待中药注射液的问题，折射出人们对待中医

药的发展方向问题。安于现状，固守传统，拒绝社会

文明进步成果，只能是陷于封闭落后的境地。中医药

的发展，既要继承优良传统，又要紧紧追随前沿科

技，借鉴人类现代文明成果。只有保持开放的姿态，

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古老的中医药才能开出新花，

才能惠及整个人类。

黑龙江林甸县是省级中草药种植基地县，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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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野生药材，盛产各种根茎药用植

物，如防风、甘草、黄芩、龙胆、柴胡等。过去最高年产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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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吨，在全国中药材市场上名

号也是响当当的。但近年来当地野生药材资源的破坏触目惊心。

日前，国务院发布《关于扶持和促

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坚

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医药

作用。《意见》强调对中医药要“扶持和促

进”，说明中医药事业发展正面临不少问

题和困难，如中医药特色优势淡化，继承

不够，创新不足，人才缺乏，野生中药资

源破坏严重等等。本版关注野生中药资

源破坏严重现象，以期引起人们对中医

药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视。

———编 者

本报记者 曹红涛

中医药可持续发展

医药卫生

几场暖风过后，黑龙江林甸县花园乡火箭村那片草原绿
意渐浓，不知名的各色小花星星点点散布其间。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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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亩的草原盛产防风、黄芩、龙胆等野生中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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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
这片草原被县里划为野生中药材保护区。

村支书王君芝对这片草原再熟悉不过。不到两分钟，他就
给记者找到了

'

棵药苗。“现在没人来采是因为还没到成熟季
节”，王君芝说，“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打这些药的主意呢”。

盗采者成群结队

对野生中药材资源的掠夺与保护，在火箭村正演变成一
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
“最多时一天有三四拨人，少的一拨三四个，多的一拨有

十多个。”王君芝说，盗采者白天不敢来，一般都是夜里来，
他们不敢明火执仗，就把手电筒绑在药叉子头上，照定一株
药苗，一铲子下去就是一棵。但是，他们从来不把刨起的土
填回坑里，坑内残存的虚根在这种破坏性盗采之下，再没有
重新生长的可能。

目前有
'

位村民负责看护这片草原。每年
)

月到
--

月的
中药材成熟期，他们两人一组，昼夜轮替值守。他们枕戈待
旦防备的盗贼，竟都是周边村子的村民。

为了这些药材，这些平日里的乡亲在夜色的掩盖中装作
全不相识，展开了长年的正邪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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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林甸老中医王凤祥坐堂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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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野生中药材
的日渐匮乏，对盗采行为的日趋严重，王老很痛心。“过去
几服药就药到病除，现在可能十几服下去也不见效。”他分
析，一个原因是人工种植的药材药力差，另一个原因是生长
期不够长就挖出来的野生中药材，药效不够。“多年生的龙
胆草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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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花，这一个花就是一年，一尝苦得要命，而
现在用的也就是开两三个花，药效能一样吗？”

重点野生药材下降八成

林甸县是省级中草药种植基地县，出产
&%

多种野生药材，
盛产各种根茎药用植物，如防风、甘草、黄芩、龙胆、柴胡等。

过去最高年产量达
'%%

多吨，在全国中药材市场上名号也是响
当当的。

但近年来当地野生中药材资源的滑坡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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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
省重点野生药材物种勘察结果表明，该县防风、黄芩、龙胆等
重点中药材蕴藏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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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国家第三次中药材普查时下降了
八至九成。
“那时每到收购季节，我们每周从火箭村、丰收村都能用大

马车各拉一大车药回来，一车至少得有三四吨。”林甸县食品药
品监督局局长杜桂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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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就在国营药店工作，对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县药材公司“良药满仓”的情景至今不忘。

但是进入上世纪
&%

年代中期以来，当地毁草开荒严重，野
生中药材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另外，当地十年
九旱，为了“农业损失副业补”，很多农民把野生中药材当增收
渠道。加之“北药开发”近年来方兴未艾，药贩为争夺原料竞
相高价收购，发生在林甸的破坏性、掠夺性开采也一发不可收。

杜桂林说，以往防风、黄芩、龙胆等都能收几十吨。现
在这些品种都只有以前

-1-%

的收购量，有的都构不成商品
量。

不少中药材面临绝迹，只能当盆景欣赏。杜桂林单位院子
里的玉竹就是一个例子。那是局里跑遍全县草原，找到的仅有
的几十株。这味号称“山包米”的补药，以往年收购量少说也
有三五吨。据他介绍，同样几乎绝迹的野生中药材，还有地
丁、百合、巨麦等品种。

监管遭遇种种困境

面对日渐稀少的野生中药材，当地的监管部门却因人员经费
不足、执法手段有限而心有余力不足；而中药材生产扶持资金缺
乏让保护更显乏力，甚至药材难免有被当成牧草收割的危险。

与黑龙江省其他
,'

个野生中药材资源重点县一样，林甸
县药监局门口挂着“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站”的牌子，跟着有一
个编制。林甸县目前有

,

个野生中药材保护区，共
-%,0%

亩。
而全县的草原面积共

-)%

万亩。如此大面积的监管如同“海里
捞针”，总显得捉襟见肘。

人手不足，经费也缺乏。除人头费外，县药监局全年仅
&

万多元的办公费，用于野生中药材保护的财力自然少得可怜。

为了更有效保护野生中药材，
$%%0

年， 《黑龙江省野生
中药材资源保护条例》 修订后实施。该条例意图通过发放 《采
药证》、 《野生药材收购许可证》、 《野生药材运输证明》，实
现从采挖“面上管”到收购、运输“点和线上管”的转变。但
在实际运作中，“三证”发放打了不少折扣。

去年林甸县仅发放了
0

份收购许可证、
$

份运输证明。收购
许可证并未按要求注明“收购数量”；而

$

份运输证明共批准
'20

吨药材，这与该县统计上来的
-%

多吨的年商品量出入不小。
此外，缺乏中药材生产扶持资金也是一个原因。资金的缺

乏，还让野生中药材有难免被农民错割的危险。农民采牧草的
季节约在

&

月底，而那时很多中药材的果实还未成熟 （比如龙
胆草要到

--

月才成熟），种子没落到地里，采草必然危及野生
中药材的繁衍。

大庆华宇北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文玉也有同感。
$%%)

年他到林甸开中草药饮片厂。由于原材料不足，产能下
降到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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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家种中药材不能满足生产需要。
他不得不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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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建野生中
药材繁育基地，但搞训化科研在技
术上仍很吃力。叶文玉期待国家政
策的更多关注。

促进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加强对中药资源的保

护、研究开发和合理利用。开展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加

强中药资源监测和信息网络建设。保护药用野生动植

物资源，加快种质资源库建设，在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

集中分布区建设保护区，建立一批繁育基地，加强珍稀

濒危品种保护、繁育和替代品研究，促进资源恢复与增

长。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建设道地药材良种繁育体系和

中药材种植规范化、规模化生产基地，开展技术培训和

示范推广。合理调控、依法监管中药原材料出口。

———摘自《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

链 接


